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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林版《赵氏孤儿》审美特征还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戏剧是一种叙事艺术，处于这
种艺术中心的始终都是人。人物的生存状况、人物的命运历程和人物的性格走向是戏剧发展
的内在动力。正是这样，人物便成了戏剧的核心，是戏剧魅力的主要体现。因此，优秀的戏
剧家总是会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显示自己巨大的创造力，优秀的作品也总是会以独特而真实的
人物来形成其审美价值。林兆华作为国内的大腕名导，在创作中无论如何追求创新，都总是
牢牢将人物的塑造放在首位。在《赵氏孤儿》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十多个，作品的审美特
征通过人物的塑造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在剧作中，虽然演员只是扮演了一个叙事的角色，但
作者赋予了每一个角色以鲜明的个性，不仅展示了各自独特的命运，而且充分展示了他们各
自在生命困境中人生选择的内心紧张与沉重。正是这种充满心灵张力的艺术描写，使每一个
人物都独具神韵，打造了《赵氏孤儿》深厚的审美价值。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探索性戏剧开始，一直有一层迷雾笼罩在舞台上，就是不少人一
味地追求形式上的新奇，而忽视人物的雕刻。这种单纯地追求形式意义带来的是表演的粗
糙，使戏剧的蕴味弱化。其实，形式的新奇与艺术的意蕴并不是对立的。艺术内容、艺术底
蕴与艺术形式是事物形态呈现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只有二者兼备才能形成艺术的立体效
果。没有恰如其分的艺术形式就没有艺术内容和艺术意蕴的独到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说，艺
术形式是一件艺术品成熟的标志。当然，关键的是不能为形式而形式。探索性戏剧兴起之
后，许多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他们为新奇而新奇，忽略了塑造戏剧人物这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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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人物仅仅作了表象化的描写与浅层处理。在林版《赵氏孤儿》中，虽然角色的外在动
作很少，也没有那种优美的抒情式的语言，甚至乎还缺少以往戏剧学上所提倡的“个性化语
言”，更没有诗意，但并没有影响他对人物进行个性化描写。  
  一是以极为简短的话语对接和简化的舞台动作深刻地展示出人物独特的心灵世界和紧张
的心理状态，既呈现了人物独特的个性，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力度。在《赵氏孤儿》
中，人物的话语对白极其简短。除晋灵公外，所有人物的台词几乎都不超过三句，一般是一
句，而且这些句子都是极短的单句。就是晋灵公的语言也是极为简短的；同时，人物的形体
动作极其简单，简化几乎成了它在舞台动作上的特征与标志。这种简练的动作和简短的语
言，不仅展示了情势的急迫、气氛的紧张，而且 大限度地显示了人物的心理内蕴，准确地
阐释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在读者心里上呈现了一种极强的心理裹挟力。例如提弥明趁赵母大
寿找赵盾要官，与赵盾的对话一人一句来。这种短促的对白既表现了提弥明的作为一个战将
的粗俗、直率和他内心的焦虑与忐忑，显示出他的庸庸碌碌而又鲁莽义气的个性，又表现了
赵盾思虑周详、善于经营、办事仔细和知人善用的个性。再如屠岸贾来给赵母拜寿时与赵母
一番极为简洁的对话，既充分显示了屠岸贾的阴鸷、坚定、下手快狠、不留余地的个性，又
表现了赵母的爽快透彻以及坚强无畏的个性。当我们听到穿着华贵的服饰，站在舞台一角的
屠岸贾从牙缝里象蛇吐信子一样地说着“这花瓶在下整整雕琢了二十年，也算得上是精雕细
刻了”的话语并信信地狞笑时，我们无不从这种语言、这种行动、这种表情中，看到了他内
心积聚了二十年的怨毒。  
  二是强化戏剧行动的现实情境描写，着重挖掘人物行动的心灵层面的强大依据，使人物
显得真实生动。人总是与环境紧密相连的，不同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也
不同。在戏剧中，戏剧情境影响和规定着角色的行动和个性，戏剧情境的描写实际上是为人
物活动作铺垫，为人物个性的彰显做准备的。赵盾与屠岸贾两个家族充满矛盾，20 年前赵
盾诛杀屠家，流放屠岸贾，留下祸根。晋灵公即位后，屠岸贾被召回京，宿敌赵盾便面临灭
顶的灾难。作品展示的就是屠岸贾复仇时斩草除根的行动过程。这就为人物活动规定了基本
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人物面对的人生选择不同，其台词的松、紧、缓、急及其表情也
不同，人物的个性差异也就立马显示出来了，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程婴步态迟
缓，内心充满矛盾。他对赵家有的是作为门客的“忠”和作为一个侠士的“义”。当赵家面
临灭顶之灾时，他先是急迫地要赵盾带着家人走；被托孤后，他又毫无迟疑地去找公孙大人
商量，将自己的孩子调换。同时，他又是一个小人物，说话的语调也一直是低微的、无奈
的，更是惨淡的。他肩负着忠义的沉重使命，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背负着卖主求荣的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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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含辛茹苦地将孤儿养大，毕生追求的是实现复仇使命，因此，当十六年后他向孤儿讲述
其身世时是那么地痛彻肺腑。而且，他又是一个父亲，当屠岸贾要慢慢地弄死他的孩儿时，
他不想让无辜的孩儿受更多的痛苦，便扑上去夺屠岸贾的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变调的
嘶喊。除此之外，他从来没有声嘶力竭地说过话，没有发出过惊人的声响。正是这样，使作
品深刻地揭示了程婴深层的心理矛盾与痛苦，显示了他的鲜明个性。  
  三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和危机关头彰显人物的性格，展示作品人物描写的重要特征。
戏剧讲矛盾、讲冲突，总是充满着危机。剧中人物总是在矛盾冲突中周旋，在危机中突围。
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是文艺作品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在《赵氏孤儿》中，作者总是在矛
盾的浪尖上和危机关头去表现人物。而这又是通过剧中人物乖张的言行来表现的。这种言
行，似乎前后分裂，实际上是前后吻合的，正是这种突兀的言行，使人物的性格串连起来
了，形成了一个整体。无论是魏降、韩厥，还是程婴、灵辄，或者是公孙杵臼、晋灵公等都
有一些乖张的举动。正是这种行动，准确表现了人物的主导性格。例如，魏降为人刚正不
阿，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他将太后的心腹、结党营私、欺上骗下、贿赂百官的鉏麑抓了，
闯下了大祸，在生命关头屠岸贾支持了他，为他解了围，使他尤为感激。面对这种如山的大
恩，他本应感恩戴德，这才符合常情，可他不是这样。当屠岸贾为了追杀赵氏孤儿而要将满
城婴儿都屠杀时，他奋不顾身地前来舍命阻止，这充分显示了他高尚的道德品质，显示了他
的大义与刚正。韩厥舍命放走婴儿，突现了他忠义的品性，也呈现了复杂的情感世界。灵辄
受命监视公主却又私带婴儿出逃，表现了他知恩图报的独特个性。在作品中，有时是通过突
如其来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的，收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如赵母来救灵辄时的言
行，晋灵公突然要带年已十六的孤儿进宫等等，都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四是用叙述来直接表达人物内在的心理与情感，用人物的简单神态来显示人物丰富的性
格内涵，也是作品在人物描写上的重要特征。它突破了没有动作给人物塑造带来的难度，也
更加显示了其人物描写的深度与功力。在第二部分论述形体动作时已涉及了人物神态问题，
这里仅谈谈它的心理与情感描写问题。就内在心理与情感的表现而言，作为舞台艺术的现代
戏剧通常比诗歌、小说、散文等纯语言艺术要艰难得多。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都可以
借助语言的优势予以充分的表现。而戏剧是以舞台性为突出特征的综合艺术，虽然也有文学
性，但它首先要服从舞台性，语言的优势在这里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至也可以说被限制到了极
至。舞台上呈现人物心理，语言显得非常无力。现代戏剧表现人物心理往往总是借助抒情式
独白、引用古典诗词或利用话中有话等间接的语言手段，这多少使它在叙述上呈现了自己的
缺陷。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绝对信号》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它大量的光影和音响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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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主观情绪和内心活动，这是舞台表现人物心理与情感的创新和开拓，但是相对于主体
的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来说仍然是捉襟见肘。林兆华的《赵氏孤儿》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
行叙述化的自我呈现，显示了在戏剧叙事上的突出意义。这就是用人物的自我叙述来表达人
物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情绪。其中 突出的在于程婴内心世界的表现。剧作第一和 后一
幕的开头通过程婴自己的介绍展示了他紧张而焦急的与深沉的情感。也正是这种内心世界的
自叙化描写呈现了急迫的情境、紧张的人物关系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强化了戏剧的艺术审美效
果。虽然这种自叙化的表现是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在现代戏剧叙述上的审
美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五是运用对比、映衬和细节描写来彰显人物的个性，显示了作品在人物描写上的又一特
征。对比、衬托和细节描写是文学描写中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纵览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许多文学典型的刻画都依托于对比和衬托。赵盾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命运源自于他的
悲剧性格。在作品中，作者突现了他的悲剧性格，这主要是通过对比和映衬表现出来的。作
者采取的是双重性的对比衬托：一是与政敌屠岸贾的对比；二是与公孙杵臼老丞相的对比。
这两个对比充分突现了他的个性：他的优势感，他的自负大意，他的优柔寡断、思虑周详与
行动迟缓以及处变不惊的沉稳。细节描写在《赵氏孤儿》的人物描写中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无论是屠岸贾拜寿时的玉质花瓶，还是他多次地取剑观看与杀人，或者是赵盾鞭打赵
朔，都是极具戏剧意义的细节，对于表现人物的个性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综上所述，林版《赵氏孤儿》显示了很强的创新精神，他以人性化的审美视角，赋予作
品以丰富的审美意蕴，以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打造了当代现实主义话剧的艺术形
态，以富于心灵张力的人物描写展示了探索性话剧深厚的审美价值，从而使作品无论是在戏
剧文本形态上还是在舞台演出形式上都呈现出了崭新的审美特征，对于当下的戏剧文本创作
与舞台表演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这是对于话剧发展之路的有益探索，显示了一种戏剧希
望，也显示了一种艺术自信。  
 
